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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大邑县植被葱郁，尤其

多竹，凡林盘处，皆有竹林。痴爱

竹子的文同，在宋仁宗皇祐四年

（1052年）到至和二年（1055年），

曾以邛州通判摄大邑县令。文同

《重序九皋集》云：“在摄大邑令期

间，乐其少讼而多暇，辄游邑之名

山胜迹，每有所得，则吟咏成章，

虽一山一水，不或遗也。”他在鹤

鸣山著长短句数章，绘墨竹画数

幅于壁，均载其《丹渊集》。

文同存世作品极少，他当年

留在大邑的壁画或书画，早已被

岁月剥蚀殆尽，只有诗歌还在泛

着光芒。透过这些诗，我们能感

受到一个文人对山水自然的深切

热爱，也看到时光隧道里古老大

邑的幽微韵致。

寻找文同在大邑的踪迹
□杨庆珍

药师岩远景 严云路 摄

评
艺艺

热播剧《漫长的季节》，成功接续 2023 年
年初《狂飙》的一路“狂飙”，已成为时下“口
碑+热度”最火爆的剧集，豆瓣上 71 万人打出
了 9.4 分的高分。主演之一秦昊说，本剧“悬
疑是壳子，内核是人生”。而剧中最耐咀嚼的
人生，我以为就是秦昊所演的彪子——龚彪。

彪子这人吧，有很多看似矛盾之处。
你说他爱丽茹吧，他又跟药店小妹儿撩

骚。
你说他不爱丽茹吧，当初的接盘，离婚时

的大方，老感人了。
你说他处处习惯占小便宜吧，随手给小

北几大百，不带抠搜儿的。
你说他想围着厂长挣表现上位吧，他还

在大庭广众下把厂长揍了。
你说他也是会来事儿的主儿吧，但你绝

对无法把他跟邢三儿中间连个线。他是够滑
稽，但绝对坏不下去。

你说 20 世纪 90 年代大学生很厉害吧，结
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人到中年一事无成，潦
倒成啥样儿了。

你说他这样儿人看着就逗人乐呵儿是
吧，但你身边有这么一位不着调的，有时候儿
还真挺烦人的。

⋯⋯
这就是彪子，一个又可笑又可怜、又可恨

又可爱的，贼烦人又贼招人稀罕的人物。《漫
长的季节》剧中，最招我“稀罕”的人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文 学 青 年 们 看 的 是《新 桥 恋 人》《马 语 者》

《廊桥遗梦》这类外国文艺片 ，挂在嘴边的
是 弗 洛 伊 德 、卡 夫 卡 、海 子 、舒 婷 这 些 名
字 。 彪 子 和 王 阳 ，就 是 这 样 的 青 年 。 但 彪
子 和 王 阳 ，又 不 一 样 。 王 阳 在 夕 阳 下 的 铁
轨上，给沈墨分享他写的诗，他本以为沈墨
会笑话他，就像他之前遇到的所有人一样，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然而，沈墨竟
然真诚地绽开一个笑靥 ，“我现在相信 ，你
真的是一个诗人。”王阳和沈墨的一步步靠
近 ，不 仅 仅 是 看 脸 ，不 仅 仅 是 荷 尔 蒙 的 悸
动 ，更 是 精 神 心 灵 的 呼 吸 相 通 ，他 们 是 同
类 。 而 彪 子 跟 丽 茹 分 享 弗 洛 伊 德 ，丽 茹 说
了那句经典的“他分房了吗？”这像极了下
乡 知 青 跟 村 姑 处 对 象 ，知 青 说 今 晚 的 月 亮
可真圆啊，村姑一边纳鞋底儿一边点头，嗯
真圆，像个大烧饼！

易地以处，王阳对着丽茹这样的姑娘大
概率是会扭头而去的；但彪子骨子里有一种
随 性 洒 脱 ，他 做 人 最 大 的 原 则 就 是 不 设 原
则，就是对人对己不作苛责，对己对人要求

都低，这姑娘不懂我咋整？抱歉这一经常困
扰文艺男青年的难题，在彪子这儿从来都不
是一个难题，甚至一个问题。

彪子喜欢丽茹理由很简单，就是年轻，有
活力，喜欢那身条儿，那红色高跟鞋，那股子
东北大妞直来直去的干脆爽利劲儿。思想层
面，他是不作要求的。按理说他一个 20 世纪
90 年代大学生，博览各种文艺作品的，对精神
层面这块应该是有要求的。

这 就 似 乎 能 解 释 他 为 啥 说 是 爱 丽 茹
吧 ，又 跟 药 店 小 妹 儿 互 动 积 极 。 答 案 就
是 ，彪 子 喜 欢 的 不 是 同 一 个 ，而 是 同 一
款 。 他 从 小 就 喜 欢 消 毒 水 味 ，所 以乐意亲
近护士和药店的。但他的喜欢从来没深入
到爱这一层面，所以当和丽茹婚后，因为彪
子 的 不 挨 家 、不 做 家 务 、各 种 不 靠 谱 不 着
调 ，家 庭 的 琐 碎 和 重 压 当 然 迅 速 地 落 在 了
丽 茹 肩 上 。 同 时 ，丽 茹 对 彪 子 的 埋 怨 越 来
越多，也越来越让彪子厌烦。这时，出现了
一 个 药 店 小 妹 儿 ，彪 子 在 她 那 里 ，邂 逅 了
又 一 个 曾 经 的 丽 茹 。 于 是 ，彪 子 又 找 到 了
久违的刚开始追丽茹的新鲜感觉⋯⋯一切
都是那么理所当然？

爱人之间从乍见之欢到久处不厌，绝不
能仅仅靠皮相，需要的是沉浸到内里的精神
层面的息息相通。彪子从一开始就没追求过
这个，这就注定了他永远不可能多深爱一个
人。这就是彪子可恨的地方。为啥女人都爱
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因为肤浅的喜欢，
永远只能是喜欢年轻活力的身体。这正是

《围城》写的：方鸿渐开始读叔本华，常聪明地
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
冲动。”彪子恰好就真实地袒露了男人的这点
普遍根性。

所以，别说彪子有多爱丽茹。他离婚那
么大气，车房都归丽茹，不是因为对丽茹有
多 少 爱 ，是 因 为 这 么 办 事“ 敞 亮 ”，有 情 有
义。他当初为啥要“接盘”丽茹？是因为咱
彪哥仗义。彪子这种东北六爷（《老炮儿》中
冯小刚），讲的就是一个仗义，不过做他老婆
过日子是真的难受，啥也不干大大咧咧，净
掉链子拖后腿，老婆辛辛苦苦积攒的存款被
他偷取出来，结果买了台泡水的车，养了一
堆鸽子结果不下蛋⋯⋯但关键时候，彪子绝
对是指得上的，因为他要漂亮，办事不漂亮，
做人不大气，不仗义，不讲情分，在他是绝对
不可以的。彪子最后主动选择净身出户，对
于丽茹，此正所谓——“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
过去了。”

我想着，丽茹要是跟着郝哥走了，婚后不
幸福，或者又被骗财骗色了，孤零零一个人流
落雨夜街头抱着膝在那哭；倘若彪子遇见了，
你信不信，他绝对是轻拍她肩，用他那惯常的
大大咧咧声调安慰着，“别哭，别哭啊丽茹，有
啥大不了的啊，咱回家啊，丽茹，咱回家。”丽
茹的身后，永远有彪子。

其实，彪子的问题并非无解。细加思索
就可以知道，彪子面临的问题与整个社会息
息相关，但是他经历社会的毒打依旧天真不
改，依然一腔纯情。这不是彪子的错，相反，
是他很珍贵的东西，是我很心疼的东西。

在我看来，彪子应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里，独领风骚。譬如写写小说咋样？指不定
哪天就畅销了。彪子可是 20 世纪 90 年代大
学生，一张嘴叭叭的，语言利索外加丰富的文
艺知识，但他不在自己擅长的赛道玩儿漂移，
却成天跟着姐夫开出租车玩儿漂移，那能成
啥事儿？

友人红豆山庄兄写彪子有句妙语：“也许
在他看来，成功不一定快乐，快乐才是最大的
成功。”彪子是真洒脱，正所谓“心若在梦就
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大
不了从头再来！”

王阳是诗人，彪子也是诗人。王阳是用
笔写诗，彪子是用人生在写诗。纯真，浪漫，
英雄主义⋯⋯出走半生，他还是从前那个少
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高 堂 寺

门外一尘断
皇祐四年，34岁的文同以邛州通判摄大邑县

令。文同在大邑任内，因民风淳厚，“乐其少讼而
多暇”，他常悠游于邑中名山胜迹，或访县内古寺
高僧，每有所得，即吟咏成章，或兴之所至，画墨
竹于壁。

出大邑县城西6公里许，便是高堂山，西北是
起伏的山峦，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川西平原，山顶
孤峰挺秀。山上有寺，始建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年
间，原名福庆寺，北宋改名兜率寺，明代改名高堂
寺。后多次扩建，有四重殿宇，香火兴旺。农历
六月有会期，远近游人香客纷至沓来，朝山的人
很多，卖吃食的也很多，据说日达万人次。

高堂古寺至今犹存。在县城通往新场古镇的
公路旁边，高大的石牌坊上镌刻着“高堂寺”3个大
字，是赵朴初先生所题。这是我和朋友们爱去喝
茶的一座寺庙，寺宇庄严，古楠参天，竹林幽邃。

寺庙里春天的梨花，满树雪白花朵，美得一
尘不染。茶室外的庭院里有大棵的栀子花树，每
年夏天，一开数百朵，浓香沁人，层层重瓣螺旋展
开。住持说，那是老品种的大栀子花。

一天，文同放下案牍之劳，携友伴来到闻名
已久的高堂山寺。他徜徉于空山幽谷，坐看云起
云落，并写下《题高堂山兜率寺》：

孤绝不可状，此山余旧闻。
因官多暇日，与客到深云。
门外一尘断，座中千里分。
劳生自当去，缭绕下西曛。
高堂山山顶建有蓥华殿，海拔796米，虽不算

高，但沿着陡峭的石阶攀爬上去，还是很要花费一
番力气的。站在山顶，整个县城及周边村镇田野，
尽收眼底。“门外一尘断，座中千里分”，在文同的
诗句中，凡俗红尘远去，“劳生”（劳碌艰辛的生活）
从此远离，在高堂寺，身心获得宁静与解脱。

文同是毕生爱竹、倾情画竹的文人，我在他的
诗句里读到一种清气和远意。墨竹，于北宋仍属
初兴之画艺，当时尚工笔写实之花卉，文同独辟蹊
径，画悬崖垂竹，主干曲生，至末端而微仰，寓屈伏
中隐有劲拔之生意，枝叶甚密，交相间错，向背伏
仰各具姿态，画叶之墨色浓淡相依，米芾论文同画
竹云：“以墨深为面，淡墨为背，自与可始也。”

川西高堂山中依然竹林蓊郁。无事在此小坐，风
吹竹林，清音飒飒不绝，闻到竹树的清香，觉得身心清
凉。在一枝一叶里，我仿佛听到文同的心跳和呼吸。

龚彪：用人生写诗
□赵琨

安 仁

须信诗情不可违
文同的同时代人、书法家文彦博对他赞

赏有加：“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
到。”这句话含义丰富，文彦博也许说的是文
同其人，也许说的是文同的诗歌，或者说他的
绘画、书法艺术。

在文同的大邑诗篇中，我尤其偏爱七律
《安仁道中早行》，真可谓“尘埃不到”：

行马江头未晓时，好风无限满轻衣。
寒蝉噪月成番起，野鸭惊沙作队飞。
揭揭酒旗当岸立，翩翩渔艇隔湾归。
此间物象皆新得，须信诗情不可违。
每个来过安仁古镇的人，应能够领略这

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安仁的韵味。如今，安
仁南岸美村的乡村生态博物馆，把最醒目的
位置留给了这首诗。有人驻足念诵出声，说
写得干净优美。我感觉，这分明是一首清新
的乐曲，就像草叶上滚动的露珠。

诗里的景象十分生动，斜江悠悠流淌，蝉
声还在耳际，淡蓝的天空中一弯月痕，凉风吹
送。水岸人家的酒旗被风卷起，泊在岸边的
渔艇还未苏醒，早已有野鸭成群，翅膀扇动清
晨的空气。

想象一下：夏末秋初的一个早晨，马蹄轻
快，诗人踌躇满志，“此间物象皆新得”，曙光里有
蔷薇色的光芒，他的心情也同天气一般清新。

那时的文同还很年轻。大邑距离他的家
乡梓州永泰（今四川绵阳市盐亭县）不算远，探
亲访友也方便。对文同来说，在那几年黄金般
的光阴里，大邑既是他悠游山水、放飞诗情、挥
洒丹青之地，也是他获得身心滋养的加油站。

鹤 鸣 山

清流抱山合
北宋时，鹤鸣山已声名远播。文人墨客及诸

名流的题咏，让这座山氤氲着诗情画意。唐代的
唐求来过，五代的杜光庭来过，这次，文同来了。

秘宇压孱颜，飞梯上屈盘。
清流抱山合，乔树夹云寒。
地古芝英折，岩秋石乳干。
飚轮游底处，空自立层坛。
文同的这首五律，叫《题鹤鸣化上清宫》，应是一

首记游诗，写得自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见诸文字。
我读此诗，仿佛跟着他完成了一趟鹤鸣山之游。

文同在诗里移步换景，一幅天然的卷轴画由
此展开：幽静的庙宇矗立在高峻山峰上，凌空欲
飞的石梯，由山麓曲折而上；流水环抱着山峰，树
木耸入云天，使人感到寒意；山坡上遍覆香花瑞
草，裸露的山岩、石阶显得干燥，适于攀登⋯⋯最
后一句，笔锋一转，问御风而行的仙人云游何处，
只留下耸立的道坛，让人怅然。

文学的魅力，在于可以让我们逾越时空，重
遇千年前的胜景。

文同笔下的森然庙宇早已不在。所幸，今天
的鹤鸣山古柏苍苍，气场还在。行走山中，常见
身着棉袍、脚穿平底鞋的人，或负剑而行，或携一
床古琴、一管洞箫。穿白衣的清瘦男女，在坝子
里打太极拳，音乐声放得很轻。

人在山中，置身于满山蓊翳古柏之间，日影
飞去，感觉空寂，呼吸也更深入。人生没有什么
迫切的事。很迫切的事，我们一定已经做完了。
记得深刻的，是鹤鸣山中有一眼甘泉，号称“神
泉”，我们常取来烹茶，汤清香绝。在山上凉亭小
坐，群山连绵逶迤，翠峦环绕，相看两不厌。

雾 中 山

水气上薄云成堆
大邑雾中山，原名大光明山，离县城约

25 公里。山中层峦叠嶂，林木幽深，云遮雾
罩，山泉潺湲，主峰海拔 1638 米，素有“山恒
孕雾”的特色，因此得名。

夏季的雾中山十分凉爽，山间溪流纵横，
很清澈，常有人来此露营。入夜，躺在帐篷里
看星星，周围还有萤火虫飞舞明灭。冬天总
是会下雪，天地皑白，山里人迹罕至，洁净空
旷，若是得闲，可在山上的寺庙里逗留半日，
空气清冽，心里有平静和稳定。

那么，千年前的雾中山是怎样的情景
呢？文同在漫游雾中山时，写下《题雾中山碧
玉潭》七绝一首：

千崖角逐互吞吐，一峰拔起矜崔嵬。
日光微漏潭见底，水气上薄云成堆。
在大邑泛黄残缺的史料中，雾中山一度

极为辉煌，景点胜地也多，崇山峻岭中“千岩
角逐互吞吐”，其中一峰突起，山势雄奇，便是
青霞嶂，文同诗中的“一峰拔起矜崔嵬”，所指
即为青霞嶂。

时至今日，雾中山还有千年红豆杉树，有
龙象之姿，树干粗壮，树皮坚硬如铁，它也许
与文同曾有一面之缘。山中还有明月池、八
功德水、磐陀石等胜地，以及青雾梵天坊、天
国名山坊等古迹。那么，碧玉潭在何处？我
多次寻而不得，向乡野老人打探，皆语焉不
详。有人告诉我说，时间太过久远，猜测已经
淤塞，据说原迹在今青霞嶂北 1 公里。我不
禁唏嘘，叹世事无常。

还有文同留下的诗句，撩起了碧玉潭的
面纱：

重叠交错的山岩，好像野兽在争斗角逐，
此起彼伏，此隐彼现。在崇山峻岭中，一峰挺
拔而起，突兀高峻。碧玉潭掩映在葱茏的树
丛中，树林缝隙透漏下日光，照耀清澈的水
潭，潭上的水气上升，迫近云层，形成一堆堆
云朵。如此奇幻，就像“碧玉潭”的名字，笼罩
着奇美的色彩。

朋友喜欢徒步，听说此事顿时生起兴趣，
我们专程去雾中山寻访，多方打探，千辛万
苦，居然找到了碧玉潭，潭不大，水色青绿，岩
壁上“碧玉潭”三个大字仍未风化，在苔藓与
蕨类的掩映下，清晰可辨。

药 师 岩

此景又奇绝
这一年秋天，雨水有点多，雨丝纷

扬，濡湿得出阝江河畔雾笼烟锁。在微凉
的天气中，文同来大邑飞凤山药师岩游
玩，山水风光令他情致盎然：

此景又奇绝，半空生曲栏。
蜀尘随眼断，蕃雪满襟寒。
涧下雨声急，岩头云色干。
归鞍休报晚，吾待且盘桓。
在川西的空濛山色中，文同铺开纸

笔。于是飞凤山的景色在墨行间荡漾开
来，仿若山谷里升腾的云岚雾霭。同时，
还有山涧的雨声、泉声、鸟啼，声声入耳，
满山空翠。此情此景，让人清凉自在，怎
能不令诗人流连忘返？“归鞍休报晚，吾
待且盘桓。”

100年后，大邑邑丞、眉山人程绩“既
得其诗，钦仰风流，愧生之后，不及追陪”，
将文同此诗勒石，并写下题记。文同的
诗和程绩的题记，至今保存完好，石碑上
赫然刻写着“绍兴甲戌秋八月”，即宋高
宗赵构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

1000多年后，我们一干晚辈怀揣着文
同的这首诗，来到飞凤山。石径苔绿，山
溪泠然，满山的黄连、厚朴、杜仲在风中飘
摇。此山多药草，仿佛与药师佛相应。

山腰曲栏还在，红砂石路面坚固如
昨，依靠山势雕刻的上千尊摩崖造像，长
年暴露在日光和潮湿空气里，已局部风
化。这里有三殿一洞（观音殿、药师殿、
老君殿、黄姑洞）15 窟 35 龛，主窟为药师
佛，也是造像中最美的一尊大佛。

药师佛与莲座由一块巨大的岩石镌
刻而成，佛像头戴宝冠，身披天衣，袒胸
露腹，吉相圆满，慈眉善目注视着众生。
他手捧药钵，盘坐于莲座之上。大佛两
侧，密密麻麻的小型石刻佛像分布于整
个山壁。穹顶上刻着飞天，色彩艳丽，线
条流畅，衣袂飘飘，仿佛在风中飞翔。

据药师佛龛左壁石刻碑文《大像记》
记载，药师岩雕像群的开凿最早为唐开
成二年（837 年），在中晚唐、五代、宋、
元、明皆有增刻。那么，当年文同行游至
此，毫无疑问，他一定看到那些衣袂飘飞
的石刻，很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多，体验
和觉察更丰富。

一个人看到什么，或者看不到什么，
与眼无关，关乎心。在飞凤山药师岩，文
同看到雪花、斜雨、云色、树林，这是他诗
里的世界，分明有画境，有雪意，有淋漓
水气。透过纸页，你能呼吸到山里洁净
的空气，幽绿与苍茫，仿佛远离尘烟。文
字的质地搭载着灵魂的重量，文同把身
心融入川西的自然和土地，与此同时，诗
意和灵性也展翅飞翔。

透过清淡的文笔，我触摸到文同水
晶般的诗心。 《漫长的季节》剧照

药师岩文同诗刻 李成彤 摄


